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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心理健康不再局限于心理疾病的消除，而是强调积极情绪、良好的心理功能和满意的人际关系。基

于大量横断面、纵向及实验研究的证据，研究发现志愿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

和积极情绪水平；促进其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和个人成长；并增强社会联结感和人际关

系满意度。在机制层面，志愿行为通过情绪机制(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效应)、认知机制(意义建构与积

极认知加工)、社会机制(社会支持与归属感)、行为机制(角色实践与自我成长)以及生理机制(大脑奖赏回

路的激活)共同发挥作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纵向追踪与神经生理学实证研究，以深化对因果机制的

理解。同时，实践层面应推动将志愿行为系统性地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从预防性取向转向发展性取

向，为促进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提供可行路径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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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ncompasses not only the abs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but also the 
presence of positive emotions, optimal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nd satisfying interpersonal re-
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al, longitudin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indicates tha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98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981
https://www.hanspub.org/


黄丕兰，王功 
 

 

DOI: 10.12677/ass.2025.1411981 140 社会科学前沿 
 

volunteering enhances college students’ happiness,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sitive affect; fosters re-
silience, self-efficacy,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personal growth; and improves social connect-
edness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Mechanistically, volunteering promotes positive mental health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including emotional mechanisms (broaden-and-build effects of posi-
tive emotions), cognitive mechanisms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posi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social mechanisms (social support and belonging), behavioral mechanisms (role practice and self-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ctivation of neural reward circui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loy longitudinal and neurophysiological approaches to clarify causal pathways. In practice, in-
tegrating volunteering into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an help shift from a disease-preven-
tion focus to a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providing a feasible and evidence-based strategy for en-
hancing students’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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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始终是教育、临床与公共卫生等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传统上，心理健康研究多以问题解

决为导向，聚焦于少数存在心理困扰或疾病的群体，强调“防未病，治欲病，治已病”，主要目标在于

缓解症状与促进康复。然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心理健康并非单纯的“病”

与“非病”的二分状态，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连续体之中，涵盖从“衰退(languishing)”到“繁荣

(flourishing)”的不同水平[1]。这一观点揭示了“无病”并不等于“健康”，心理健康的完整理解应当同

时关注心理疾病的缺失与积极功能的存在。这意味着，对于个体而言，积极体验、积极心理品质以及积

极社会关系的获得与发展，与消极状态的缓解和修复同等重要，从而凸显了积极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积极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 PMH)是指个体在认知、情绪和社会功能等方面保持积极的心理

资源和良性发展状态[2]-[4]，具体而言，它包括积极情绪、良好的心理功能以及积极的人际关系[5]。积极

心理健康不仅意味着心理疾病的消除，更强调个体在积极体验、心理品质、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中的良

好运作。换言之，积极心理健康体现为个体能够体验幸福感与生命意义，具备心理弹性与适应力，并在

自我成长和社会参与中展现出最佳功能状态。同时，有研究指出，预防心理疾病最为有效的途径并非仅

依赖于治疗，而是通过培养个体的积极品质和适应性行为来促进整体心理健康[6]。 
在这一框架下，如何有效促进积极心理健康成为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议题。大量证据表明，积极心理

健康并非自发生成，而是能够通过社会支持、教育干预和个体行为习惯的培养得到提升，例如，一项针

对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学干预显示，其乐观性显著增强，抑郁症状显著减轻[7]；另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给予

他人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与心理资本[8]。其中，志愿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提供社会支持的

亲社会行为，不仅为个体提供了社会参与和意义建构的机会，还能在满足他人需求的过程中促进自我价

值感与积极情绪，从而成为促进积极心理健康的重要路径。 
志愿行为(Volunteering/Volunteer Service)通常是指个体在不以物质报酬为主要目的情况下，自愿贡献

时间、精力和技能，以促进他人福祉、推动社会发展或实现公共利益的一种亲社会行为[9]。它既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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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形式，也是促进社会资本累积的重要途径。联合国将志愿行为界定为“在自愿基础上开展的、

不以获取经济报酬为目的的服务活动”，强调了其利他性与公共性[10]。志愿行为可从不同维度进行区分，

时间维度上可区分为短期与长期，从内容维度上可区分为教育、助老、环境保护、灾害救援等类型，从

组织形式上可区分为校内组织、社会机构及线上志愿服务等类型[9] [11] [12]。在高等教育背景下，大学

生志愿行为不仅是公民责任和社会实践的重要体现，也是一种促进个体心理成长、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

的积极活动[13]。 

2. 志愿行为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影响的现状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参与志愿行为的大学生在情绪体验、心理功能、幸福感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均表

现出显著的积极效应[11] [13]-[15]。具体而言，志愿行为能够通过提升积极情绪[16]、增强心理功能[11]
以及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满意度来推动积极心理健康的发展。这些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大学生的当下幸

福感和意义感上，也有助于其长期的心理适应与社会融入。 

2.1. 志愿行为提升大学生的积极情绪水平 

多项横断面调查显示，经常参与志愿活动的大学生在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体验方面得分

显著高于未参与者[13] [17] [18]。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志愿行为通过满足个体的利他动机与自我价值感，

从而增强积极情绪体验。例如，Musick 和 Wilson (2003)指出，志愿行为不仅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还能缓解孤独感和无助感，使大学生更易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17]。 
与横断研究相比，纵向与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志愿行为对积极情绪的因果效应。Astin、Sax 与

Avalos (1999)的纵向追踪研究发现，在大学期间持续参与志愿活动的学生，在毕业数年后依然表现出更高

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水平，表明志愿行为的积极作用具有长期稳定性[13]。Binder 与 Freytag (2013)
的基于大样本的追踪调查同样发现，持续性的志愿行为会随着时间推移显著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9]。 

此外，研究者利用《英国住户面板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BHPS)与《英国住户纵向调

查》(Understanding Society: The UK Household Longitudinal Study, UKHLS)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纵

向数据库，采用一阶差分估计方法严格控制了“更幸福的个体更可能自我选择参与志愿行为”的偏差。

结果表明，即便在控制先前幸福感差异后，志愿行为依然与幸福感的显著提升相关。这一发现提示，志

愿行为不仅仅是“幸福者更倾向参与”的结果，而是其本身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效应[20]。综上，志愿

行为应当被视为提升个体积极情绪的重要途径，并在实践层面受到更为充分的重视。 

2.2. 志愿行为提升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功能 

已有研究表明，志愿行为在促进大学生积极心理功能的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作用[21] [22]，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提升心理韧性与应对能力：参与志愿行为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心理资源与应对感，如更高水

平的心理韧性、希望和乐观[23]。具体而言，经常参与志愿活动的学生在自信、进取心、实践能力、共情、

合作、乐观等方面表现突出[24]。学者普遍认为，志愿行为为个体提供了实践性角色和任务反馈，有助于

学生在服务过程中积累应对经验，从而在面对挑战与压力时展现出更高的心理韧性。 
增强生活意义与目标感：具有志愿行为经历的大学生在生命意义感、生活目标、自主感、未来期待

以及幸福感等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无相关经历的同龄人[11] [25] [26]。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志愿行为通过强

化个体对他人贡献的感知，提升其“生活有价值”的认知，从而与更深层次的意义体验相联系。 
促进自我接纳与个人成长：长期或规律的志愿行为经历与大学生的自尊、自我价值感及个人成长密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981


黄丕兰，王功 
 

 

DOI: 10.12677/ass.2025.1411981 142 社会科学前沿 
 

切相关[27]。这种效应可通过“角色实践–反馈–自我概念”的循环机制来解释：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获

得能力验证与社会认可，从而不断丰富自我概念，促进个人成长。 
增强掌控感与自主性(控制感)：志愿行为时长与个体的环境掌控感、个人成长、自我接受及自主性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4]。这表明，当志愿活动能够提升学生的自主性与胜任感时，规律性的志愿行为有助

于增强个体的内在动机与生活掌控感。 
积极认知加工(乐观、感恩、希望)：参与志愿行为的学生更倾向于采用利他与意义导向的认知方式，

例如更频繁地体验和表达感恩，或表现出积极的情绪解释风格[28] [29]。这种认知模式有助于个体在面对

困难时展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加工方式。 
横断面研究为志愿行为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为稳健的相关性证据，显示志愿

行为与心理韧性、生活意义、自我成长、掌控感和积极认知密切相关。另外，纵向追踪与实验研究进一

步揭示了志愿行为对积极心理功能的因果作用机制：例如，纵向研究发现，志愿行为经历能够显著提升

大学生的自尊水平[30]；即便是短期(8~10 小时)的志愿行为，也能显著增强生活意义感[31]。此外，以志

愿行为为干预的实验研究显示，短期(一个学期)的志愿项目结束后，参与者在自我效能、心理韧性、乐观

与希望等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未参与者[26]。 
综合来看，来自纵向与实验研究的证据增强了因果推断的可靠性，表明持续或系统的志愿行为不仅

能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效能与自尊，还能显著增强其心理韧性、乐观与希望水平，从而系统性地促进积极

心理功能的发展。 

2.3. 志愿行为提升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满意度 

志愿行为不仅对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功能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提升其人际关系的质量与满

意度。 
首先，志愿行为有助于增强社会联结感。基于阿拉伯大学生的横断调查研究表明，志愿行为的持续

时间与社会联结感(social connectedness)呈显著正相关，而社会联结感作为人际关系中的积极体验，对个

体的人际满意度具有关键影响。这表明，志愿行为通过促进学生的社会联结性，从而提升了其人际关系

满意度[32]。 
其次，志愿行为能够强化大学生的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是人际关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针对

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志愿动机不仅与社会/情感福祉密切相关，而且与学生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呈
显著正相关[33]。换言之，参与志愿行为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群体认同与社会接纳，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体

验到人际关系的满足。 
此外，志愿行为还能够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纵向追踪研究发现，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志愿行为体验，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技能显著提高[34]。这一结果提示，志愿行为不仅能够增加学生在群体中的社会互动机

会，还通过合作、沟通与共情实践，促进了交往技能的习得与巩固。 

2.4. 志愿行为的类型与调节变量的作用 

在进一步理解志愿行为与积极心理健康的关系时，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志愿类型的作用。志愿行

为可从时间维度(长期 vs 短期)、内容维度(教育、助老、公益、灾害救援)以及组织形式上进行区分。不同

类型的志愿活动影响积极心理健康的不同方面，具体而言： 
以教育、支教或教学辅导为主的志愿活动通常富含认知挑战与技能传授机会，能够通过实践性学习

和反馈促进认知、问题解决能力与生命意义感的提升，因此对“积极心理功能”(如自我效能、意义感、

学习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正如有研究发现，当师范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学习共同体”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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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教育行动)时，他们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专业能力，同时也提升了自我效能感[35]。 
相较之下，陪伴型或社交导向的志愿活动(例如老年陪护、心理陪伴、社区访视)直接提供情感互动与

人际支持的机会，有助于强化共情能力、社会联结感与归属感，从而更明显地提升个体的“积极情绪”

体验与人际关系满意度[36]。 
另外，灾害救援与紧急应对类志愿活动通常伴随高强度挑战情境，需要快速决策与应变，长期或经

系统训练的参与者常报告心理韧性、应对力与成长感的增强[37]。 
最后，关于参与时长与效果差异，多项研究表明持续性、长期的志愿参与比一次性或短期参与更可

能带来稳定且累积性的积极心理健康效果(例如更持久的幸福感与心理资本提升)，这表明“频率/持续性”

作为重要的剂量变量，会通过累积的情绪与经验学习路径放大志愿服务对积极心理健康的影响[38]。 
除志愿行为的类型外，志愿行为的心理效应同样受到若干个体与情境层面的调节变量影响。如，个

体人格特质(如宜人性、责任心)、志愿行为动机(利他、功利)文化背景(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等都可能影

响志愿行为的积极心理健康结果。 
研究显示，宜人性与责任心高的个体在志愿活动中往往更能体验到积极的心理状态和较高的工作投入

感，而神经质较高者则更容易感到心理疲惫或情绪耗竭。具体而言，黎巴嫩志愿者样本的研究发现，宜人

性与责任心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投入，而神经质与之呈负相关；同时，抑郁水平在责任心与投入间起中介作

用，说明人格特质既能直接影响志愿者的投入与幸福感，也可通过心理健康状态间接调节其心理效应[39]。
这一发现提示，人格特质不仅影响志愿者是否参与，更影响其在参与过程中的心理收获与适应性。 

在文化层面，志愿行为的心理效应受到文化取向的显著影响。Finkelstein (2010)通过对美国大学生的

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倾向者在志愿行为中更容易以利他主义和社会连结为主要动机，并在服务过程中形

成更强的志愿者角色认同；相比之下，个人主义倾向者的志愿参与更多出于职业发展或个人成长目的。

两类人群在“是否参与”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在“为何参与”及“从中获得何种心理体验”上存在系统性

差别[40]。这一发现表明，文化价值取向可能调节志愿服务对心理健康的促进效应：在强调群体责任与社

会关系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志愿行为更容易激发归属感、社会支持与积极情绪体验，从而强化其对积极

心理健康的作用。 
综合来看志愿服务的类型，以及个体和情境等调节变量均会在志愿行为影响个体积极心理健康过程

中产生作用，未来研究应系统考察这些调节效应，以揭示“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境下通过志愿服务获益

最多”，从而提高理论解释力与实践针对性。 

3. 志愿行为影响积极心理健康的机制 

3.1. 情绪机制 

利他行为的情绪回馈：志愿行为利于培养宜人性[41]，并且，志愿行为满足了个体的利他动机，帮助

他人会激发积极情绪(如满足、喜悦、同情心)，并减少孤独感、无助感，从而提升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研究基于 136 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亲社会性支出(prosocial spending)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不论国家

贫富均如此。在实验中，研究者让参与者回忆为他人花钱的经历，结果发现，这种利他行为能够显著提

升幸福感，这一效应在加拿大、乌干达和印度等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均得到支持。这表明，助

人带来的积极情绪回报可能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并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42]。 
情绪调节与积极体验积累：志愿行为为个体提供了情绪表达与调节的重要情境，在服务过程中产生

的积极情绪不仅带来即时的心理收益，其长期积累还可能触发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效应”(Broaden-
and-Build Theory [43])。该理论指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当下的思维——行动库(thought-action reper-
toires)，并在持续的过程中逐步建构持久的个体资源，包括身体、认知、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优势。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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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志愿行为通过积极情绪的积累与资源建构过程，能够为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的提升提供重要机制

支持。 

3.2. 认知机制 

意义建构与自我价值感：志愿行为能够使个体认识到自身行为对他人的积极价值，从而强化“生活

有意义”的认知模式，并进一步提升生命意义感与目标感。当然，志愿行为频率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之

间的关系受到亲社会动机的调节。具体而言，当个体具有较高的愉悦型亲社会动机时，志愿参与的频率

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而在亲社会动机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一关系并不显著[44]。这意

味着通过培养和强化个体的愉悦型亲社会动机(例如强调帮助他人的乐趣、体验到的满足感)，可能有助于

增强志愿行为对生命意义感的积极作用。 
积极认知加工：志愿行为促进个体形成积极的解释风格，更倾向于乐观、感恩和希望导向的思维方

式，从而促进个体的积极心理功能[29]。 

3.3. 社会机制 

社会支持与联结感：志愿行为为个体创造了与他人互动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志愿者能够从服务

对象、家人以及社会大众处获得情感支持与积极反馈，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同时，志愿行为也为实现

归属感提供了理想的情境。规律性的志愿行为能够强化个体与他人的社会联结，这种联结满足了人类基

本的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即个体渴望与他人建立持久且积极的关系的需要。 

3.4. 行为机制 

技能获得与胜任感：志愿行为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性角色和任务，还通过持续的任务反

馈帮助他们在真实情境中锻炼能力。学生在服务过程中会面对多样化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如何协调人际

冲突、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完成任务、如何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如何处理一般性突发事件等。这些经历

促使学生不断尝试不同的策略并积累应对经验，从而逐渐形成“问题解决的经验库”。随着经验的积累，

个体在面对未来类似情境时会表现出更高的信心和控制感，即自我效能感的提升[27]。同时，反复在挑战

中得到积极反馈与成就体验，也强化了他们在压力情境下的承受力与恢复力，进而增强了心理韧性。这

一过程体现出志愿行为作为一种“经验学习平台”，能够在实践中建构和强化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 
角色实践与自我成长：在志愿行为过程中，学生通过“角色实践–反馈–自我概念”的循环，不断

修正自我认知，促进个人成长与心理功能的发展。首先，学生通过承担具体的角色和任务(角色实践)获得

实际经验。在完成任务后，他们会收到来自服务对象、同伴或组织的反馈，这些反馈帮助学生认识自身

的优势与不足(反馈环节)。基于这些反馈，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价值和行为效果进行反思，从而不断修正

和丰富自我认知(自我概念调整)。随着循环的反复进行，学生能够在实际情境中检验并强化自我认知，逐

步形成更稳固的自我效能感和成熟的心理功能，实现个人成长。 
情绪、认知、社会和行为机制的存在表明，大学生可能基于同情心和帮助他人的愿望而参与志愿行为。

在服务过程中，他们不仅通过与他人互动获得了社会联结感和归属感，而且在面对服务中不可避免的挑战

与压力时，逐渐增强了心理承受力与应对能力。随着志愿行为的长期持续，学生的自信心与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自我认知不断完善，从而实现个人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了积极心理健康的发展[45]。 

3.5. 生理机制 

神经与生理奖赏系统：研究表明，志愿行为通过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促进了多巴胺、催产素、血

清素和内啡肽等神经递质的分泌，从而增强了个体的愉悦感和社会亲近感。例如，Albers 的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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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行为可以刺激大脑的奖赏中枢，释放多巴胺、催产素和内啡肽等神经递质，导致“帮助者的愉悦感”

(helper’s high)，提升自尊、幸福感，并缓解抑郁情绪[46]。 
综上，现有证据表明，志愿行为不仅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还能够增强

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以及人际关系满意度。从作用机制来看，志愿行为通过多重路径促

进积极心理健康：一方面，它通过积极情绪的积累产生“扩展–建构效应”，为个体提供持续的心理资

源；另一方面，它强化了意义建构和自我价值感，提升了生命目标与人生目的感。同时，志愿行为为学

生提供了社会互动与支持的场域，满足了基本的归属需求，进而促进社会联结感和社会身份认同。更进

一步，志愿行为所包含的角色实践与反馈循环，有助于学生修正自我概念并推动自我成长；而神经科学

研究也揭示了其可能的生理机制，即利他行为能够激活大脑奖赏回路，促进多巴胺和催产素等神经递质

的分泌，从而带来愉悦体验和社会亲近感。总体而言，志愿行为作为促进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的重要途

径，其作用机制具有多维度和综合性，这不仅深化了对志愿行为心理效应的理解，也为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和实践活动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3.6. 整合机制 

基于前述分析，志愿行为促进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的作用可视为一个多维度、交互性的系统过程。

情绪、认知、社会、行为与生理机制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动态互动中共同发挥作用。据此提出一个整

合性机制模型(见图 1)。模型假设志愿行为首先通过行为实践促进个体的技能提升与自我效能感增强(认
知机制)，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进一步促进个体获得社会支持与归属感(社会机制)，并在互动中产生积极

情绪体验(情绪机制)，最终共同作用于积极心理健康的形成与维持。与此同时，神经生理层面的奖赏系统

激活(生理机制)贯穿于整个过程，为积极体验的维持提供生物学基础。 
 

 
Figure 1. An integrated model of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volunteering promotes positive mental health 
图 1. 志愿行为促进积极心理健康的整合机制模型图 

4. 志愿行为的潜在风险与边界条件 

尽管大量研究支持志愿行为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存在促进作用，但其效应并非普遍积极，也存在

一定的风险与边界条件。首先，志愿者倦怠(Volunteer Burnout)是志愿服务中的潜在问题之一。长期高强

度的志愿工作、情绪劳动负荷、角色冲突与资源匮乏，容易导致志愿者产生情绪枯竭与动机下降，从而

削弱志愿服务的积极效应。Maslach 和 Leiter (2016)指出，倦怠不仅表现为身体与心理的疲惫，还可能引

发个体的愤世嫉俗感与成就感降低[47]。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学业压力与志愿服务的双重任务更可能使

其陷入能量消耗与心理负担的恶性循环。 
其次，当志愿服务从内在驱动的自愿行为转变为外在要求时，其积极心理效应可能显著削弱。Dienhart 

等人(2016)在对美国中西部某大学服务学习课程的自然情境研究中发现，被要求参加社区服务(required 
service-learning)的学生，相较于自愿选修该类课程的学生，在未来继续参与社区服务、再次选修服务课程

以及推荐课程的意愿上均显著更低。这一结果说明，强制性志愿服务可能削弱学生的内在动机与后续参

与倾向，甚至带来情绪抵触与心理疏离感。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影响学生动机的不仅是“是否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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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服务学习在教学中被如何呈现与引导——若缺乏意义建构与反思支持，其“被动志愿”更易产生

消极体验[48]。此外，当服务内容与个人价值观或信念发生冲突时，个体可能出现认知失调与心理困扰，

从而抵消志愿行为的心理收益。 
最后，从方法学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仍以横断面自陈数据为主，难以排除社会期许偏差与反向因果

的可能性。例如，“心理健康较好的人更愿意参与志愿活动”仍是未被完全排除的解释路径。因此，未来

研究需结合纵向与实验设计，更准确地识别志愿行为的边界效应与负向机制。 

5. 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现有研究为志愿行为促进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深化的方

向。首先，在研究层面，当前大多数研究仍以横断面调查为主，缺乏系统的纵向追踪与实验干预设计，

使得因果关系与长期作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此外，关于志愿行为对积极心理健康的神经与生理机

制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限。未来研究可结合神经影像学与生理指标(如脑区激活模式、催产素与多巴胺水平)
来揭示志愿行为在激活奖赏系统和增强社会亲近感方面的作用机制，从而实现心理与生理证据的整合。 

其次，在实践层面，现有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仍以预防和干预心理疾病为主要目标，对于学生积极心

理品质的培育和发展性教育关注不足。未来可将志愿行为纳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第二课堂活动体系中，

通过制度化的组织与引导，促进学生的心理韧性、生命意义感和社会联结感的提升，实现由“以病理预

防为中心”向“以积极发展为导向”的转变。 
最后，从应用前景来看，将志愿行为作为促进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的手段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一方

面，志愿行为本身契合大学生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需求，能够在自然情境中激发其积极情绪与心理资

源；另一方面，志愿活动形式多样，便于与高校教育目标相结合，为构建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提供

了实践路径。因此，未来应在实证研究与教育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志愿行为的介入模式和成效评估，为大

学生积极心理健康的培育提供科学依据与可持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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